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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欸那裡怎麼會這樣？」衣角脫了一點線，手握著那毛線段，不解。穿上了前陣子買的針織假兩件衫站在鏡子的對面，我看著鏡中的自己，信心滿滿地在雙頰間連出了一個半圓。

進了竹中才知道原來不全然是學長口頭禪那「魯」的氛圍，幾些花瓣中微透出紅韻的花朵，在近乎四十比一的比例中綻放著屬於她們鮮豔的七彩。不過就是一絲橫線阻擋在分子與分母之間；卻如同一道無限延伸的地平線，分隔了相望著的太陽與月亮。它們相對很近卻又如此遙遠。儘管如此，我們仍然站在同一條水平線上，學生，竹中。

有時在走廊上漫步，總有那麼一丁點兒的機會能夠看見她們的身影，也不管她們是否有將是線放在我們這些臭男生身上，就算沒比身旁的基友們帥，仍然要像微風撫面一樣，抬頭挺胸地裝得自己意氣風發。要是它們白玉盤裡那烏透的黑水銀有映出一點點我們的身影，我們也會希望那是個帥氣的瞬間。哪個男生不希望自己在別人的眼裡留下一個好印象呢，尤其那半透的紅韻令人神魂顛倒。

已記不清是哪個太陽放肆的中午，匆忙吃完午餐的男孩趕到校門口與女孩們會面。藏不住的笑，恣意地在空中，放肆著。少女心作祟。小鹿倒影在心頭的波光裡盪漾，整天下來，視線裡映照的始終是那個妳。即便不過就是剛好有機會和妳一同校外教學，即便不過就是一個下午的時間，即便很想鼓起勇氣打個招呼，但捧在手中名為緣分的線，另一端卻遲遲無人輕碰。

也許是同學口中的謠言太讓我在意，訝異著居然是妳，就算半信半疑，那曲線仍然撐起我的臉頰，比一百八十度的平淡，再向上彎曲了一些，那是一百六十五度，無限的期待。

「今天也該好好鼓起勇氣了吧你？」看著鏡子裡的自己，我信心滿滿地在雙頰間連出了一個半圓。整一整領子，那脫了的線似乎也不減風采。搖曳著。拿起竹中九三的紀念束口袋——第一次的舞會。多想在聯合舞會見一見妳，雖然已有心理準備會被回絕，但誠心地跳完一首曲子，也不失舞會的純粹。

驗票處卻沒看見妳的身影。倒是遇見了一些朋友，嘻嘻哈哈地帶點髒字在人龍裡討論等等要邀到幾位女孩，一個，五個，十個，十五個……哈哈或許他們真的有那個能耐。「欸啊你想跟誰跳啊？」我被問道，「我哪知道有誰啊哈哈！不過我大概也不敢亂邀啦！」「真是魯啊你……」。他不會知道，我是多麼想紳士地牽起妳的左手，摟著妳的腰際，帶妳一起跳出前進左移後退右踏的一曲完整。

與他們一起走進舞池，望向四周卻不見妳的身影。

班聯會的學長姐在歡呼聲中開始了活動，牽起心儀的他/她，開始舞一段夢的迴旋，周遭的人們都跨出了那一步，開始了邀請和答應的循環，並且無限地輪迴下去。那妳呢，妳會在哪裡，已經跟第一個幸運的男孩開始跳方格舞了嗎？還是仍然在等待有勇氣向妳開口邀舞的人？抑或者……真的沒來？

不斷在說服自己，其實真的沒關係，卻又無止盡地祈禱下一秒妳身影的出現。舞曲的最終章即將碰上最後幾個小節，拍子和音節的繁複徘徊在人群中，我看著一對又一對的男孩女孩；迂迴在思念與放棄，回想著一次又一次的練習邀舞。安慰著自己期待明年，或也許有人跟我一樣？但放眼望去，看到的是迴旋的歡愉；盼不到的是夢裡的那個妳。



在放棄之際的俯仰間，是妳。

匆忙的把露出來的線頭藏進衣服。也不知哪來的腎上腺素，緊張的向妳走去。五公尺，四公尺，三公尺，忐忑地在心裡默念，只怕突如其來的四目交接，會令人不爭氣地怯住了腳步且啞了我的勇氣。

「嘿，可以跟妳跳一曲嗎？」點了點妳的肩膀，遲疑的語氣顯得自己很笨拙。一面微笑的臉龐帶著點羞怯回了頭，讀懂妳的唇形「呵呵不行」。泛著紅蘊的臉頰間連成一條弧線，揮了揮手，彷彿是在安慰著眼裡映照著的那個我。「嗯好吧沒關係」在過度熱鬧的氛圍裡，這彷彿成了最大的笑柄。原有的期望被現實啃食得殘破不堪，原有的信心被自卑蹂躪得七零八落，我卻在不知不覺中反射性地也以微笑答覆。

金烏仍然錯過了玉盤，除了一彎被矇矓遮住的笑顏，今天的夜黑得不能再黑；彼端的線依舊只能垂掛，除了兩道被失望深鎖的眉，心裡的不安淡得不能再淡。

在心的某處刻上了屬於妳我的半圓弧線，放下了九十度地笑顏，回到了一百八十度的平淡，只求在緣分的兩端，有一對很近很近的平行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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